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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fied Governance of Inner City Renaissance: Summary and Enlightenment 
of Western Night-time Economy Research  

内城复兴的多元治理：西方夜间经济研究综述及启示*

操小晋   朱天可   余思奇   孙  洁   CAO Xiaojin, ZHU Tianke, YU Siqi, SUN Jie

夜间经济从经济、文化、社会及权力4个维度拓展了空间的时间涵义。对西方夜间经济的相关研究文献展开梳理，从概念

缘起、发展阶段、行动策略和影响评估等方面深入剖析其发展历程。结果表明：（1）夜间经济源于西方内城复兴的战略

意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讨论；（2）国外夜间经济大致经历了快速兴起、有限抑制和选择分异3个时期，

并经历了类似的3波研究阶段；（3）国外夜间经济在推动内城复兴的同时面临因酗酒和商品化导致的社会问题，借助照

明、交通、安全、文化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人的情感作用机制，许可证法规、土地利用管制的规划措施以及夜间市长等多

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可以促进夜间经济的健康发展。最后，得出未来我国应推动规划政策与社群力量的上下协同、关注

夜间环境与具身体验的地方关联、重视夜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等启示。

The night-time economy has constructed a new field of four-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economy, culture, society and rights. 

The article combs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western night-time economy, and analyzes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pth 

from four aspects: concept origin, development stage, impact assessment, and governance experi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night-time economy originates from the strategic intention of the western inner city revival, which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has also triggered a lot of discussions; (2) The night-time economy abroad has generally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of 

rapid rise, limited suppression and selective differentiation, and has gone through a similar three-wave research phase; (3) While 

promoting local regeneration, the foreign night economy faces moral panic caused by alcohol abuse and social exclusion caused 

by commoditizatio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ight economy can be promoted with the help of human emotion mechanisms, 

license regulations, land use control, and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night mayors. Finally, in view of foreign experience and 

China's conditions, the enlightenment and experience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future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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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夜晚的时空价值往往被构想的不确定危

险因素所掩盖，当西方面临内城衰败却无计可

施时，夜间的潜在价值开始被发现和挖潜，由

此产生的夜间经济与西方都市的内城复兴直

接关联，酒吧、俱乐部构成了西方夜间经济的

主要内容。夜间经济活动的开展不可避免地促

使潜在问题显现，为应对夜间酗酒产生的公众

安全恐慌与进一步的文化冲突，政策制定者开

始重视夜间活动的许可管控[1]、土地利用的规

划管制[2]和民间自下而上的治理力量[3]。以多

元治理方式促进内城复兴和解决伴生困境，借

助夜间经济的资本属性、参与者的地方认同与

情感氛围，以及空间治理的权力关系构建起新

的城市场所。

夜间经济营造了产生于都市并作用于都市

的具有社会、文化等多重含义的活动场域。与西

方不同的是，我国尚未出现明显的内城衰退现

象[4]，夜间经济的提出更多是出于促进经济内循

环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后疫情时期，因在扩大内

需、增加就业和创新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我国

夜间经济的鼓励政策呈井喷式增长[5]，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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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相关政策和出台主体数量已是2019年全

年的4倍有余，如何促进夜间经济的长效发展成

为关键问题。纵观我国既有研究，直接相关的中

文核心期刊文献只有4篇，主要从市场消费[6]、空

间治理[7]和文化经济[8]层面探究夜间经济，并从

经济学视角引介国外夜间经济理论[9]，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都有待拓展。间接相关研究集中在以

夜间灯光数据分析地区经济活动[10]以及对非正

规经济的探讨[11]。总体而言，我国夜间经济还处

于起步阶段，关于如何全面看待夜间经济以及

怎样应对发展挑战等方面的议题尚未展开。因

此，本文试图对西方文献中的夜间经济相关研

究展开梳理，从概念缘起、发展阶段、行动措施

和影响评估4个方面对其发展脉络和机制进行

总结，以期为我国新时期夜间经济的规划引导

与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1 夜间经济缘起

夜间经济一词在学术中最早出现于约翰•

蒙格马利关于城市和文化规划的一篇文章中[12]，

指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后进行的现代商业经济行

为。20世纪70年代初，以英国为代表的诸多欧

洲城市进入去工业化和后工业重组的新时代，城

市在提高地区间竞争力和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变

得更加积极主动。此时，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盛行

推动了“24小时城市”（24-hour city）经济策略

的出现，试图重新吸引中产阶层迁回内城，避免

郊区化的进一步蔓延和城市中心区的衰败[13]。至

20世纪90年代，夜间经济在政策鼓励和市民需

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14]332，近年来已被世界各地

政府广泛接受。对夜间经济的理解可从两方面展

开：首先，在时间上指18：00至次日6:00，这段时

间蕴含着社会交往与情感变化[15]；其次，空间上

主要指与酒吧、俱乐部、饭店等类似娱乐业相关

的生产和消费场所。随后，夜间经济开始包括经

济、文化、健康、安全、活力等城市综合议题（见

图1）。目前，国内将夜间经济的概念界定为白天

工作结束后所进行的夜晚商业经济活动，包括夜

间餐饮、夜间购物、夜间旅游、休闲娱乐等主要服

务业活动，发生时间随地区和季节不同存在一定

差异。

2 西方夜间经济发展历程

鉴于实践与研究的互动关系，国外夜间

经济的发展历程可根据西方文献研究的主题

嬗变进行考察和划定。借助“超星发现系统”

中SCI、SSCI等6个数据库，检索到902篇于

1990—2020年发表的与夜间经济相关的英文

文献（见图2）。逐年的研究论文数量波动起

伏，但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通过对关键词出

现频率的分析，发现西方夜间经济大致经历了

鼓励夜间经济发展、减小夜间经济负面影响、

夜间经济排他性讨论等3个研究阶段，且研究

开始向多维度扩展，逐渐关注人在夜间经济中

的情感体验，以及多元的夜间治理路径。据此，

可将西方夜间经济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快速

兴起、有限抑制和选择分异。

第一阶段：快速兴起（1990—2003年）。

20世纪90年代，规划者指出要打破17：00前往

郊区和提前关闭服务场所的时间规制，强调扩

展中心城区活力的文化重建与内城复兴战略，

借此可将废弃的仓库和建筑转变为酒吧、俱乐

部或创造性的空间，吸引市民回流[17]。战略旨

在解除对夜晚限制性城市规划和许可制度的

管制，市场力量的解放导致以饮酒为主的休闲

活动的迅速扩张和集聚。例如，1997—1999

年，曼彻斯特市中心的酒吧数量增加了243%，

伦敦西区的娱乐场所增加量达到280%[18]。

第二阶段：有限抑制（2003—2013年）。

放松管制引发的城市噪音、犯罪和反社会行为

等现实问题的频发与预期目标产生偏离，夜间

经济负效应给公共机构带来的负担表明其社

会成本相当昂贵[19]。由此，夜间经济被贴上酗

酒、混乱的污名化标签，地方政府必须对此做

出回应，主要在国家法律和非正式协议两个

层面运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夜间经济活

动，并掩盖了居民真正需求的更为多样化的夜

间体验[20]。即便如此，有限抑制背后的行动逻

辑仍是为了促进内城更新与经济增长。

第三阶段：选择分异（2013年至今）。夜

间经济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促进了旅游等关联

产业的陆续介入，其资本循环本质导致了以地

方复兴为触媒的绅士化现象[21]。大品牌对夜间

市场的逐渐占据致使夜间生活区“麦当劳化”

和“主题化”，通过吸引相对无风险、富有的

消费者来实现利润最大化[22]，从而产生基于种

族、社会阶层、性别和年龄等因素的社会排斥

结果。对此，有学者指出夜间经济场域中的不

公正现象，并呼吁在统筹计划下采取预防和协

作机制应对夜间发展困境。

3 西方夜间经济行动策略

3.1 基础设施的完善

夜间经济的推进离不开基础设施的配套和

完善，良好的夜间环境营造有助于增加市民的

出行意愿和消费机会，夜间基础设施建设主要

包括照明、交通、安全、文化等方面。夜间照明不

仅限于基本指引作用的路灯以显示干净明亮的

街道，还可以利用灯光与城市要素如与 沿岸景

观的结合，重塑夜间场景的层次感。依托灯光技

术打造新兴的夜游项目已成为夜间经济的重要

活动之一，较为知名的有伦敦泰晤士河夜游、罗

马凯撒3D光影秀、巴黎凡尔赛宫苑夜游等。交

通设施主要从可达性和方便性两方面保障市民

的夜间出行，相关研究表示大部分人夜晚外出

的主要限制因素即来自交通设施的欠缺，长时

段的公共交通在降低出行费用的同时也提供了

潜在安全感[23]，私人交通则需要通过加强安全

监管维持良好的治安环境。目前纽约拥有世界

上唯一的24小时运营的地铁系统，其不仅得益

于发达的夜间经济，还源于可分时轨道检修的

独特设计。安全设施一方面依赖官方人员的直

接介入，另一方面依托全时全景的设备监控。总

的来说，视频监控、公共交通设施、灯光照明设

施的完善以及整洁的街道空间，都在一定程度

上规范了夜间经济的运行秩序。

除了外在设施的保障，内在的文化设施建

设是夜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西

方采取地标文化、公共文化、草根文化、旅游文

化和节庆文化的嵌入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

式[24]，通过古根汉露天广场、欧洲博物馆之夜、

夜猫子夜市等活动激活夜生活场所、丰富夜间

经济文化内涵、扩大夜间消费需求和拓展夜间

经济业态类型。融入地方文化的夜间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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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来西方在饮酒文化之外引申出的发展举

措，文化创新不仅促进了夜间经济新旧动能的

有序更迭，还可借助产品质量的提升增强市场

竞争力，带来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3.2 规划布局的协调

英国是较早实施内城复兴和开发夜间经

济的国家之一，以其为例考察西方夜间经济的

规划管制方法。英国主要采取许可证发放制度

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双重管制，分别由地方法院

和规划部门负责。在新自由主义倡导下，曾经

严格的夜间管制得以解绑[25]，越来越多的地方

采用一致、非正式或临时的方式决定许可证的

申请和经营时间的延长[26]，尤其是放松了土地

功能变更的规划条件。夜间经济的快速扩张引

发了2003年“许可法”（Licensing Act 2003）

的颁布，首先取消了责任划分，将娱乐场所的

许可置于地方规划当局的控制之下，同时取消

了未获规划批示即可更改用地功能的法规。其

次，“许可法”明确了夜间经济参与的权力和责

任，建议对不合格的场所进行密切监测和严厉

处理，旨在达到4个法定目标：（1）预防犯罪和

混乱；（2）维护公共安全或公共保护；（3）防

止公众滋扰；（4）保护儿童免受伤害。这项立

法将酒精控制纳入城市治理的核心，但立法的

主要目的仍是采取适当的管制方式鼓励娱乐

活动，为市中心注入新的经济和活力[27]。随后，

2004年出台的法规“指南”（the Guidance to 

the Licensing Act 2003）补充了“许可法”的

管制内容，允许规划部门划定“特殊政策区”，

对该区域的每个许可申请实施特殊的条件控

制[28]466。总的来说，主要从特定人员、特定地点

和特许场所3方面制定政策法规（见表1），通

过监视、识别、分类和排除过程发挥作用。  

土地混合利用、场所分散或集中布局是规

划系统干预夜间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对夜间

经济而言尤其需要减少土地使用之间的冲突，

包括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加以考虑[29]。如尽可

能将娱乐和住宅性质的用地分开布置；将共享

理念贯彻于同一场地在白天和黑夜的不同用

途置换上，弥合功能分区罅隙的同时挖潜新的

消费可能；以及明确管理活动的时间安排，在

保障使用效率的同时防止冲突。场所布局的讨

论围绕“无序是否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展开，

提倡将酒吧及其他娱乐场所集中或分散布置

在特定区域。两者间的分歧在于出现场所饱和

的“临界点”，超过临界点，夜间问题就会以非

线性方式成倍增长，但密度过低的分散化又会

导致警力资源的供给短缺。而目前针对“临界

点”和“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的

判定和评估仍未有科学的详细界定。这也导致

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争论[30]。另有学者认为问

题的关键不在于集中度，而是如何结合管理、

物质和社会文化措施，制定一项更全面的战

略规划框架，以保障夜间生活的多样性[31]3。因

此，与其将夜间经济伴生的混乱行为视为一个

无差异的社会问题，研究者更应该关注夜生活

所面临的文化、空间和治理障碍。

3.3 多方管治的参与

当代城市治理是在追求集体利益的过程

中，谋求公共和私人资源的统筹协调。夜间经

济作为城市治理的必要一环承载着物质、社会

和精神层面的多重涵义，其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是多维空间的综合治理，主要包括4种模式：

（1）法律、法规和城市设计；（2）警察治理；（3）

私人治理；（4）非正式治理[32]。其中，法规政策

是政府直接的管控工具；警察除执法震慑外，

还有权就许可证申请向许可证委员会发起审

查，并提出强制性条件[28]470；企业的介入也将

商家的自组织协商纳入治理框架。此外，在城

市规划的协商进程中，非正式的城市治理角色

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柏林是第一个建立官方夜间倡导组织的

城市，即柏林俱乐部委员会，随后在荷兰率先

出现夜间市长（night mayor）角色[31]5。夜间

市长在夜生活场所、市民和地方政府间建立协

作治理网络，主要发挥3方面职责：一是更新

图2   国外夜间经济研究概况
Fig.2  Overview of night-time economic research abroa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夜间经济涵义示意图
Fig.1  Connotation of night-time economy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6]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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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8]469。

建筑环境，例如扩大城市的夜间交通服务、加

强照明等夜间基础服务建设；二是完善法律法

规，如参与规定夜间场所的开放时间等；三是

促进夜间经济行动者的协商和意见一致。可

见，夜间市长创造了一个包容性的城市工具，

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与官方治理互补，以营造

安全有序的夜间环境。

夜间市长和夜间倡导组织在国际媒体的

报道和支持下已获得广泛响应（见图3），并被

描述为一场全球城市运动。夜间市长的供给有

临时和全职之分，经费由行政部门完全提供，

或由夜生活产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在被要求拥

有丰富夜间经济知识的同时，还不可与相关行

业机构存在直接关联，目的是让公众相信夜

间市长不仅是为了地方政府或企业，也是为了

社区和环境发展[33]。此外，夜间市长的称谓各

异，如夜市市长[31]3、街头牧师[34]、广场管家[35]等

（见图4），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不尽相同。夜间市

长运动正在挑战传统的夜间管理方法，并以更

具参与性的方式在夜间经济场域的重构中保

护夜间文化和治理夜间生活。

4 西方夜间经济影响评估

4.1 对内城复兴的促进作用

夜间经济通过拓展空间的时间维度使得

处于衰退状态的城镇中心重新获得发展契机。

其一，老旧建筑的再利用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

和支持，旧建筑的更新改造不仅活化了闲置的

城市资源，酒吧、俱乐部等还通过外来投资吸

引新的消费者流入，在无需动用财政资金的同

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如在2007年，英格兰

和威尔士的夜间商业雇佣了约100万人，营业

额超过23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

的3%[36]。其二，在金融行业的迅速发展下，创

意产业受到资本青睐，艺术和娱乐产业的兴起

为夜间经济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理由[37]。在此

背景下，伦敦成为继纽约之后的世界第二个24

小时都市，其经营时间的灵活性和更具包容性

表1  英国夜间经济中与犯罪和混乱有关的立法权力和制裁

Tab.1 Legislation and sanctions related to crime and chaos in the UK night-time economy

种类 形式 授权立法 权力/制裁

基于特
定人员

反社会行为令 1998年《犯罪和混乱法》
第1条

将具有反社会行为倾向的人员排除在公共场所
（包括夜间饮酒区）之外

失序处罚通知 2001年《刑事司法和警察法》
第1条

警察会针对一系列轻度秩序扰乱犯罪（通常与
饮酒有关）处以简易罚款

禁酒令 2006年《减少暴力犯罪法》
第1—14条

将“危险”人员排除在指定区域内的酒吧等夜间
娱乐场所

基于特
定地点

离开所在地的
指示

2006年《减少暴力犯罪法》
第27条

如果认为某人可能导致与酒精有关的犯罪和骚
乱，警察可以要求该人离开指定地点 

驱散令 2003年《反社会行为法》
第30—36条

如果某人或团体行为存在反社会的可能，警察
可以将该团体排除在指定区域之外

指定的公共场
所命令

2001年《刑事司法和警察法》
第13条

确定禁止饮酒并可以受到警察监督执法的公共
场所

累积影响政策 2003年《许可证法指南》 允许以可辩驳的推定反对授予新的场所许可
证，或对现有许可证进行变更以延长开放时间

酗酒区应对 2006年《减少暴力犯罪法》
第15—20条

允许授权机构设计行动计划以补救特定区域内
与酒精有关的问题

基于特
许场地

许可条件 2003年《许可证法》 允许许可证颁发机构指定场所经营的方式，包
括所需的各种预防犯罪措施

许可证审查 2003年《许可证法》第51条 允许负责机构或相关方请求审查许可条件

执法权 2003年《许可证法》第7篇 重述向未成年和已醉酒者提供酒精的犯罪，并
允许当局通过酒精测试获得执法的正当性

关闭权 2003年《许可证法》第8篇 允许警察暂时关闭某些区域中存在实际或预期
混乱的场所，或减轻与噪声有关的滋扰

的娱乐文化重塑了活跃的城市中心，并激发市

民互动和创造力的蓬勃发展，从而借助文化复

兴和重构地方新的经济活力促进城市再生。

4.2 夜间情感氛围的文化外显

预防恐惧和消除不安是制定夜间经济发展

战略的关键，饮酒被认为是夜生活情感强度构

成的关键驱动因素[38]，饮酒行为的具身研究有

助于探索行动者与物质空间的互动关系。基于

组合城市主义的集合概念认为夜间城市不是单

纯的经济行为载体，而是由酒吧、俱乐部、餐厅

和文化活动等组成的实践集合，是人、物、情感、

思想和话语聚集而成的一种氛围[39]，这也构成

了夜间经济中的新文化场域。移动性是其关键

特征，在移动空间的节奏、路线、冲突和体验中，

情感氛围得以产生、转化、抵抗和体现[40]，温暖、

舒适、放松等作为隐喻被用以描述希冀的夜间

氛围[41]。当情感成为连接人类心理和体格的情

感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的结缔组织[42]，安全作

为一种关系被代入个人的体验中，进而解释感

知的作用机制。因此，在夜间经济的移动空间中

找到控制情感氛围的方法，可成为减少夜间问

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4.3 酗酒产生的社会发展困境

西方高等教育的扩张是夜间经济增长的

又一驱动力，大多数酒吧等特许经营场所主要

面向18—24岁的学生聚居区。街道上充斥着

往返于俱乐部的醉酒青年，对城市安全造成了

巨大影响[43]，如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街道通常聚

集着11万—13万名狂欢者[14]332。随着夜间场

馆数量的增加，各种形式的反社会行为开始在

夜生活区及其周围出现[44]，公众对此引发的噪

音滋扰、毒品犯罪等负面影响的担忧也不断增

加[45]，周末的夜间城市已经与青年混乱、暴力

和醉酒的景象密不可分。面对市民的“道德恐

慌”，政府试图在厘清夜间城镇中心的空间配

置与安全、犯罪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采取

政策措施降低夜间危害，但基于资本积累的工

具性需求的优先考量，夜间城市往往在模糊和

不确定中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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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商品化引发的权力争夺

夜晚城市空间的商品化在促进地区复兴的

同时也引发了权力争夺与社会排斥，主要表现

为驱逐原住民的绅士化现象、种族歧视下的文

化排斥以及城市非正规性的逐渐消亡。空间的

市场竞争导致租金支付能力较低的商业被迫关

门，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劣势地位和社会阶层的

空间置换[46]。在此过程中，少数族裔社区的文化

表达在夜间经济实践中被不断边缘化，导致空

间的再殖民化和文化排斥[47]。夜间经济不仅在

市中心盛行，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普通场

所依旧繁荣，其中夜间非正规经济是保持公共

空间活力的重要因素[48]。有学者指出夜间非正

规经济不仅能使一个全球城市具有国际性和竞

争性，还能具有包容性、吸引力和宜居性[49]，但

规模化的商品经济正在不断挤压非正规性的生

产空间，夜间经济中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和行

为互动构成了此间交错的权力场所。

5 研究总结与启示

5.1 研究总结

当夜间逐渐成为现代活动交往的重要时

段，夜间经济活动愈加被当作日常媒介发挥着

连接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多重作用，表现

在经济内循环增长的社会需求、休闲娱乐的物

质需求和社会交往的精神需求等方面。西方夜

间经济发轫于内城复兴的战略构想，郊区化引

致的内城衰退亟需新的场域构建以激发城市

的活力再生，夜间经济通过经济、文化、社会和

权力4个维度重构了都市空间，其本身成为城

市再生的政策工具，而后的多元治理是直接保

障夜间经济有效实施的及时回应，以及间接促

进内城复兴的行动路径。

由上述文献梳理和分析可知，西方夜间经

济遵循“复兴驱动—问题伴生—措施应对—

持续发展”的行动逻辑（见图5）。基于实践与

研究的互动关系，西方主要经历了以夜间经济

推复兴、以规划管制降影响和以多元治理促人

本的3个研究阶段。夜间经济概念在此过程得

以延展，这也促使了研究视角的扩大，如空间

正义视角下的夜间经济排他性讨论、具身理论

视角下的夜间经济参与、协同理论视角下的夜

间经济治理等。为应对夜间经济的伴生困境，

西方在刚性制度上考虑了许可证和土地利用

的双重管制，但对夜间场所累积影响的评价标

准尚未统一；在柔性策略上引入非正式的夜间

市长角色，采取上下协调的多元治理方式，据

此从夜间场所的监测、规划用地的布局和多维

空间的治理等方面总结出若干可供借鉴的发

展经验。（1）加强照明、交通、安全和文化设施

的建设，通过完善基础配套规范夜间经济的运

行秩序；（2）动态监测夜间场所，建立预防和

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3）基于特定人群和地

点设置夜间经济的特殊管理区，加强法律法规

的约束力度；（4）统筹规划用地，提高夜间经

济绩效的同时减少用地间的彼此干扰；（5）科

学评估场所密度的累积影响，确定用地布局模

式；（6）采取刚柔并济的治理方法，引介夜间

市长的治理模式，推动自下而上的协同治理。

5.2 研究启示

我国夜间经济发端最早可追溯到宋朝，唐

宋之际市籍制、里坊制的衰败和街巷制的崛起

开创了夜市遍布城乡的新局面[50]。改革开放后，

我国夜间经济经历了夜市自由发展、市场规范

后的商圈建立[51]以及鼓励包容下的集聚区倡导

3个阶段。较西方而言，我国夜间经济既存在发

展脉络上从放松管制到加强规范的相似性，也

存在社会矛盾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发生背景

有诸多不同。对其经验的移植需要综合考虑普

适性与在地性，落脚到可借鉴的理性逻辑，即一

方面夜间经济与当地经济水平、消费文化、生活

习惯等相关，为避免资源浪费，实际市场需求的

考量不可或缺[52]；另一方面，需以文化为创新、

融入多种业态，在交通、安全等基础设施保障和

官方、民间合作共治的环境下促进夜间经济的

图3   夜间市长和夜间倡导组织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night mayors and night advocacy organization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1]11。

图4   夜间市长的职能
Fig.4  Functions of night mayo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国外夜间经济的行动逻辑框架
Fig.5  The action logic framework of night-time economy 
abroa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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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综上，在我国国情和西方文

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启示，以期促进

我国夜间经济的蓬勃生机。

5.2.1 充分意识到夜间经济对城市发展的意义

夜间经济通过延长活动时间的方式为城

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原本闲置的夜晚空间因资

本介入形成具有市场意义的地方，资本流通的

经济要素、思维感知的文化要素、矛盾冲突的

社会要素，以及竞争关系的权力要素互构为夜

间经济的整体场所。夜间经济以娱乐文化产业

为触媒吸引人口回流，运用较低成本改造城市

街道和建筑，形成活力集聚、资金集聚和持续

更新的良性循环系统。虽然在此过程中难免出

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但场所本身不是静态

的空间关系，其权力斗争的动态结构决定了夜

间经济所面临的环境挑战的必然性。因此，应

认识到夜间经济对城市发展和活力再生的积

极意义，尤其在我国提出促进消费内循环的背

景下，发展夜间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5.2.2 推动规划政策与社群力量的上下协同

无论是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资本力

量，还是激发公众的参与和消费欲望，政府“有

形之手”的调控机制都不可或缺。首先，要从顶

层设计对夜间经济作整体规划，在纵向上形成

从战略规划、聚集区规划到产业专项规划的多

层次规划结构，将夜间经济融入现有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扩大空间的时间涵义。其次，要前

瞻性地识别中国夜间经济的发展问题，包括桎

梏因素和伴生困境，可基于特定的人群和区域，

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条例，利用土地用途管制、密

度管制、时间控制、行为惩戒等方式协调发展矛

盾。最后，要充分依靠人民智慧，完善夜间经济

自下而上的多元治理体系，包括从资金来源、治

理队伍、治理内容等方面创新夜间治理模式研

究，发掘社群能人的社会资本，发挥商户联盟、

非营利机构、潜在志愿者等多主体作用。

5.2.3 关注夜间环境与具身体验的地方关联

文化是吸引夜间消费的入口，更是夜间经

济发展的出口，需要以本土文化为载体，促进文

化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文化植入。借助文化的符

号化不仅可以扩大对夜间经济供给方式的想

象，拓展业态、增加就业，还可以通过文化输出

塑造城市形象。同时，文化转向是规划重建的一

个核心主题，关键在于文化的隐性挖掘与显性

表达，通过理性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方法，将传统

的习俗文化、现代的移动互联网文化以及他国

的舶来文化重组为在地的空间话语。此外，夜生

活空间营造了特殊的情感氛围，不同社会文化

背景还可能有多种夜间类型，夜间行动者在具

身体验中产生差异化的情感记忆和地方认同，

不仅为夜间经济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还给予

了城市空间营建与治理的又一思考路径。

5.2.4 重视夜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

夜间经济在创造聚集空间的同时也塑造了

由其控制的隐形城市边界，因地方复兴引发的

空间分异、非正规性驱赶和绅士化现象屡见不

鲜，夜间经济已在西方国家产生新的空间隔离。

可以预见，这一问题伴随我国夜间经济的深入

也可能会出现，权力关系、社会排斥和可持续性

作为突出的元主题不得不纳入我国城市夜间经

济的研究议题。对此，要制定更为全面的法规和

策略来兼顾当地居民和外来者的利益，鼓励全

年龄段人群的参与，并重新审视夜间经济中正

规性与非正规性的二元转换关系。这不仅有助

于以更加包容公正的方式对待夜间文化和底层

群体，还有利于以更为妥善的组合方式建设稳

定经济发展的社会韧性系统。可基于智能的资

源信息共享，采取评估和干预措施监控夜间经

济的进展和影响；开发和维护安全、多样和可达

的环境以满足包括弱势群体的所有参与者的需

求；提供量身定制的基础服务设施，如便利的夜

间交通系统，通过搭建公平的时空维度来释放

具有归属感的公共领域等。

5.2.5 明确夜间经济在城市研究中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夜间经济愈加受到西

方决策者和学者的关注，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

夜间经济增长迅速，但相关研究甚少。究其原因

是源于夜间经济数据收集的实践困难，但更主

要的原因是学者们尚未完全意识到夜间经济作

为学术课题的研究价值。夜间经济在我国的社

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与西方同样显著，但又存在

本质差异[53]。社会方面，暴力犯罪是英国夜间经

济的一个严重问题，但在我国，噪音污染、空间

置换和人口迁移可能是更为紧迫的问题，城市

规划和地方治理对此提供了有益的探索视角。

经济方面，夜间经济既是高附加值的文化服务，

也是城市复兴和地方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解夜间经济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计划的丰富。

政治方面，政府对夜间经济发展的态度和动机、

夜间劳动等是透视城市权力的又一视角。因此，

需要从更全面的背景因素评估夜间经济对我国

城市的影响，创新本土夜间经济的研究框架和

内容，以及问题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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